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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政策变迁、
现实问题与行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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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政策文件的出台， 有效推动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的实施及进程。 通过对

政策文本研究可知，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大致经历了探索发展、 试点实施、 稳步推进三个阶段。 试点过程

中尚存在内涵和定位认识不清、 实施主体尚未明确、 师资力量薄弱、 规模体量偏小、 专业开设整体布局

欠规划等问题。 由此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为： 支持高职院校作为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

主渠道， 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课程建设， 强化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师资队伍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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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年， 在独立学院与高职院校合并转设

职教本科的舆论风波下，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进

程相对缓慢。 ２０２３ 年全国多地陆续官宣出台

《“十四五”高等学校设置规划》或公布高等学校

设置事项公示名单， 截至 ２０２３ 年 ２ 月， 全国共

有 １７ 所高职院校经批准纳入为“十四五”高等学

校设置规划名单， 其中 １１ 所相当实力的“双高”
学校将升格承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这意味着

升格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工作进入了提速期。 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是职业教育内部需要和外部需

求共同作用的必然结果， 尚处于探索实践阶段，
未形成成熟理论和统一认识。 所以厘清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的内涵及政策变迁， 研究其发展路

径， 发挥试点学校的示范引领作用， 对于稳步

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和重塑社会共识等方面

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一、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政策变迁

新时代赋予了职业教育前所未有的关注，
近年来， 党中央、 国务院陆续出台职业教育相

关文件， 职业教育改革举措释放出强烈信号。
２０１４ 年首次提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开启了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新探索。 ２０１９ 年试点工作正

式拉开序幕。 通过文献资料法梳理 ２０１４—２０２２
年近 １３ 个有关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相关政策文

件， 从出台的政策沿革中追踪溯源， 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的政策演变大致可以分为探索发展、
试点实施、 稳步推进三个阶段。

（一）探索发展阶段（２０１４—２０１８ 年）
早期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主要是

对办学模式的探索实践， ２００８ 年， 河北、 广东

等省份开始尝试本科院校与高职院校“联合”办
学［１］。 ２０１０ 年，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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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纲要（２０１０—２０２０ 年）》提出“在不同层次、
不同领域办出特色”。 之后， 江苏、 山东、 浙江

等产业经济较为发达的省份进行了中职与本科

院校、 高职与本科院校的接轨， 开展联合培养

试点。 经过一段时间的试水， 这种早期“雏形”
的实践探索处于新生萌发状态， 在人才培养目

标定位、 课程设置、 学生管理等方面存在办学

的困惑。
职业教育经过示范校建设的推动， 办学水

平等方面有了显著提升， 基础条件持续完善。
２０１４ 年《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

决定》首次提出“本科职业教育”； 同年发布的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２０１４—２０２０ 年）》
中再次提到： “培养本科层次职业人才”。 由

此，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层次结构和建设路径

上写入了政策文件。 ２０１５ 年《高等职业教育创

新发展行动计划（２０１５—２０１８ 年）》提到： “探索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现形式”。 《关于引导部分

地方普通本科高校向应用型转变的指导意见》文
件也提出： “探索应用型发展模式”， 这为后续

高水平职业院校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开

创了发展空间。
（二）试点实施阶段（２０１９—２０２１ 年）
２０１９ 年《国家职业教育实施改革方案》正式

部署了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 教育部前

后两批批准晋升 ２１ 所高职为本科高等学校， 试

点主体多为民办高职院校。 同年， 教育部提出：
“探索长学制培养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２０２０ 年

《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２０２０—２０２３ 年）》
明确提出： “稳步推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支持

符合条件的单位试办职教本科专业”。 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正式启动， 奏响了推动职业教育

高质量改革发展的主旋律。
此阶段， 国家出台的一系列有关发展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的相关政策文件为试点工作提供

了政策导向。 ２０２１ 年教育部再次出台《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设置标准（试行）》等多个文件， 对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设置、 专业设置及目录、
学位授予等工作进行了详尽解释， 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迈出更大步伐。
（三）稳步推进阶段（２０２２ 年至今）
教育部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名单， ２０２２ 年

高职（专科）院校共 １４８９ 所， 其中本科层次职业

学校 ３２ 所， 多数为民办高校， 公办高校仅 １０
所。 同年， 职业教育迎来了第一届本科毕业生，
与普通本科毕业生享有同样的升学就业机会，
这说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正“开花结果”，
有了良好的开端。 按照“到 ２０２５ 年， 职业本科

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

１０％ ”要求。 “十四五”期间， 一大批的优质高

职院校正力争升本，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建设将

稳步推进。
自 ２０２１ 年教育部批准设立 １０ 所“职业技术

大学”， 之后未有新增获批。 其原因之一在于独

立学院合并转设话题引起了社会热议。 ２０２０
年， 《关于加快推进独立学院转设工作的实施方

案》提出“可探索统筹省内高职高专教育资源合

并转设”， 全国多地正加快推进转设进度， 但鉴

于职业教育的社会认同、 转设后学生学籍学历、
负面舆论等多种原因， 转设工作受阻暂停；
２０２２ 年， 新修订的《职业教育法》施行， 为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推进工作提供了法律保障； 《关于

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的意见》， 提

出： “优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 建设一批高水平

职业学校和专业”， 充分体现了职业教育的重

要性。
二、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现实问题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从 ２０１４ 年首次提出至

今， 尚不足十年， 试点学校办学时间较短， 缺

乏相对成熟的试点经验借鉴， 如何胜任本科层

次教育办学，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还处在探索

过程中， 在办学积累经验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

的问题和实践阻力， 如： 师资结构、 专业（群）
结构等问题。

（一）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内涵和定位认识不清

自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工作以来， 作为

新生事物， 学术界中对其内涵及类型定位存在

着争议。 多数试点学校在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内涵和定位的认识上仍旧困惑模糊， 主要表现

在教学类型定位和人才培养定位方面。 《本科层

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对于“何为高层次

技术技能人才” “与普通职业院校区别”等问题

并无详细论述［２］， 致使学校在人才培养实施过

程中难以精准把握。 鉴于我国职业教育学历长

时间止于专科阶段， 缺乏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发展规律、 特点及办学目标上的深入研究， 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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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部分升格高职院校受到办学惯性影响， 难以

摆脱以往的办学理念。 因此， 试点学校要厘清

本科职业教育等相关概念， 明确本科层次人才

培养类型规格和属性， 防止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在发展过程中出现普通本科横向的类型拓展、
高职教育简单的纵向提升两个错误轨迹［３］。

（二）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施主体尚未明确

对于由何种类型院校来承担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实施主体也是学术界争论的话题之一。
２０１９ 年之前， 多个省份已经开始探索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试点， 采用了“４ ＋ ０”（４ 年均在高职）、
“３ ＋ ２”（３ 年高职 ２ 年本科）、 “２ ＋ ３ ＋ ２”（２ 年

中职 ３ 年高职 ２ 年本科）等多种模式［４］， 但这种

零星式试点实践效果周期较短， 其发展不成规

模。 目前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践模式主要有合

办、 转型、 升格或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等三种

模式。 第一， “合办”即高职院校与本科院校联

合培养。 这种贯通分段培养有利于解决学生升

学成才通道问题， 但实质上是在专科层次职业

教育的基础上实施的学术或工程教育［５］， 容易

与普通本科同质化发展； 第二， “转型”即地方

普通本科高校转型培养。 从教育类型讲应用型

本科院校属于普通教育类型， 难以步入职业教

育轨道［６］， 成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实施主体；
第三， “升格或转设”为职业技术大学， 即高职

专科学校升格或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 获批试

点院校多为民办高职院校， 其办学质量落后于

公办“双高”计划高职院校， 对于民办高职升格

开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来讲是个艰巨考验。 高

职学校与独立学院合并转设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本是“双赢”局面， 但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 合

并转设暂停， 而公办高职升格的大门依旧“森
严”。

（三）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师资力量薄弱

数量充足、 结构合理、 业务精湛的专业师

资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必备条件。 《本科层次职

业教育设置标准（试行）》文件中对于师资队伍

提出了明确的数量、 比例等要求， 通过《高等职

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专栏》及学院网站等途径，
对部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情况进行了

数据整理， 发现： 一是师资队伍结构有待优化。
如表 １ 所示， 以山西某职业大学为例， 高级职

称比例偏低， 具有博士学位教师大多数专业为

零， 高学历人才严重缺乏； 二是“双师型”教师

占比及生师比未能到达要求。 如表 ２ 所示， 在

部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中双师型教师占比不高，
如成都艺术职业大学双师型教师占比 ３３. ９２％ ，
与公办南京工业职业技术大学双师型教师占比

９２. ３５％差距过大。 另按照师生比不高于 １ ∶ １８
来看，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师生比为 １ ∶ ２１. ２１，
全国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师生比为 １ ∶ １９. ３８， 显

然未达到教育部师资要求； 三是专任教师数严

重不足。 国内高等教育专任教师 １８８. ５２ 万人，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专任教师仅 ２. ５６ 万人， 与普

通本科学校教师 １２６. ９７ 万人、 高职（专科）学校

教师 ５７. ０２ 万人之间相比存在严重缺口， 亟需

补充。 可见， 目前试点学校师资队伍结构水平

还难以支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目标的要求。

表 １　 部分专业专任教师职称、 学历结构情况

专业名称
专任教师

总数

职称结构 学历结构

教授

数量
授课教授

比例（％ ）
副教授

中级

及以下
博士 硕士

学士

及以下

国际经济与贸易（普本） ３ ０ ０ ０ ３ ０ ３ ０
电子信息科学与技术（普本） １０ １ １０ ２ ７ ４ １０ ０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普本） ６ ０ ０ ６ ０ ０ ６ ０

数字媒体艺术（普本） ９ ０ ０ ８ １ ０ ９ ０
艺术与科技（普本） １３ ０ ０ １０ ３ ０ １２ １
工艺美术（普本） ６ ０ ０ ４ ２ ０ ６ ０

　 　 来源： 数据摘录于山西 × ×职业大学 ２０２１—２０２２ 学年本科教学质量报告。
网站： ｈｔｔｐｓ： ／ ／ ｗｗｗ. ｓｘｇｋｄ. ｅｄｕ. ｃｎ ／ ｉｎｆｏ ／ １２０７ ／ ５５９３. ｈｔ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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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部分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师资队伍情况

学校名称 所在地
办学

性质

批准

时间

专任

教师

高级职称

占比

双师型

教师占比
师生比

运城职业技术大学 山西运城 民办 ２０２０ 年 ４９５ ３１． ９２ ４５． ４５ １∶ ２１． ２１
上海中侨职业技术大学 上海 民办 ２０２０ 年 ４５６ ４３． ２ ３６． ７ １∶ １５． ２２

南昌职业大学 江西南昌 民办 ２０１９ 年 ７７３ ３４． ５５ ３７． １３ １∶ １８． ９０
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山东威海 民办 ２０１９ 年 １０２６ ４０． ７４ ３９． ７７ １∶ １２． ３６
成都艺术职业大学 四川成都 民办 ２０１９ 年 ６８１ ２８． ７８ ３３． ９２ １∶ １１． ７４

新疆天山职业技术大学 新疆乌鲁木齐 民办 ２０２０ 年 ５７１ ３５． ２ ５１． １３ １∶ １８． ９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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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生规模偏小

根据 ２０２２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数

据， 我国共有普通高校 ２７６０ 所 （不含成人高

校）， 其中普通本科学校 １２３９ 所（含独立学院

１６４ 所），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 ３２ 所， 高职（专

科）学校 １４８９ 所，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占高等职

业教育学校 ２. １５％ ， 当年度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招生 ７. ６３ 万人， 比上年增加 ３. ４９ 万人， 增长

８４％ ， 占全国职业院校招生人数的 １. ４％ 左右。
可以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在不断扩大，
但从整个在校生数看， 以 ２０２１ 年为例， 本科层

次职业教育在校生占高等职业教育招生数的

０. ７４％ ， 说明现试点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稳

步推进过程中办学体量依旧较小。 到 ２０２５ 年，
按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目标， 也就意味着

２０２５ 年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招生规模要达到

５５. ６７ 万人， 平均每年至少扩招 １２. ８８ 万人［７］，
任务艰巨。 从目前试点院校分布看， 还有 １１ 个

省份未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试点， 院校参与

数偏低， 致使此类学生规模不大， 试点效果难

以体现， 试点影响力也难以真正发挥。
（五）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开设缺乏整体

布局

教育部关于印发《职业教育专业目录（２０２１
年）》的通知中指出“按照高起点、 高标准的要

求， 积极稳妥设置高职本科专业”。 新版职业教

育专业目录， 共设置 １３４９ 个专业， 覆盖了国民

经济各个领域， 一体化设计职业教育不同层次

专业， 共 １９ 个专业大类， ９７ 个专业类， 其中

高职本科专业 ２４７ 个， 调整幅度达 ２６０％ 。 从试

点的 ３２ 所学校专业设置看， 高职本科 １９ 个专

业大类中至少有 １８ 个专业大类已开展试点， ９０

个高职本科专业类中已开展试点的专业类有 ３８
个， 占职业本科专业类总数的 ４２. ２２％ ［８］。 从

招生专业数量看， 计算机类最多， 其次语言类，
再次机械设计制造类和艺术设计类， 共计 ２１ 个

专业。 如 １５ 所学校开设大数据工程技术、 机械

设计制造及自动化管理专业； １４ 所学校开设软

件工程技术专业； １２ 所开设学校电子商务和建

筑工程专业； 可见部分专业开设出现了“扎堆

化”现象， 开设的专业过于集中在部分专业类和

专业上面。 以山西某职业大学为例， 该校在本

科教学质量报告中指出： “专业（群）建设与山

西省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及未来产业发展对接

不紧密， 整体建设水平相对不高”。 这说明学校

针对区域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缺乏专业设置的

整体布局及调研论证。
三、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行动路径

国家已经从制度层面对本科层次职业教育

进行了顶层设计， 通过几年的试点探索和实践，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正稳步推进， 走向科学规范

化。 但面临发展过程中的诸多问题， 如何实现

特色发展， 除外部环境外， 重点在于学校主体

向内突破， 锚定坚守职业教育特色， 推进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高质量可持续发展。
（一）示范引领， 支持高职院校作为发展本

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

我国高等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高

等职业院校共 １５２１ 所， 招生人数 ５４６. ６１ 万，
连续四年超过普通本科招生规模。 培养更多的

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是解决当下经济社会高质

量发展与人才需求矛盾的重要手段， 也促进了

职业教育层次的上移。 在国家政策的引导推动

下，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形成了多元化运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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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培养了高层次应用型人才。
但鉴于办学主体的办学基因、 特点和属性存在

较大差异， 为保证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办学健康

可持续发展， 需要明确其主体地位， 即“谁来

办”的问题。 在稳步发展的总基调下， 由 “示

范”“双高”等高职院校独立升格培养本科层次

人才是发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主渠道。 其原

因在于：
１． 整体内涵的提升

高等职业教育规模为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提供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２００６ 年， 入选国家

示范性高职院校 ２００ 所； ２０１５ 年， ２９３ 所高职

院校进入优质和培育高职院校建设行列； ２０１９
年， １９７ 所高职院校入选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

学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 这些高职院校

在建设期内不断提升办学质量， 综合办学实力

得到了显著增强， 为承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储

备了良好的基础条件［９］。
２． 原有政策将发生改变

为提升高职教育质量， 避免高等教育结构

失衡， 国家之前颁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职业教

育工作的若干意见》《关于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

决定》等文件， 强调“专科层次职业院校不再升

格为本科院校”， 致使从“十二五”开始至今政

策尚未“松绑”。 一方面， 目前 ３２ 所本科层次职

业（技术）大学， 其数量规模上远远不能满足高

层次技术技能人才需求， 说明本科层次职业教

育需要扩容体量； 另一方面， ２０２１ 年教育部提

出： “以优质高等职业学校为基础， 稳步发展本

科层次职业学校”。 从中释放出支持优质高职院

校举办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信号， 原有的政策

限制将发生改变。
（二）类型坚守， 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类

型定位

类型化探索是高职教育改革创新与发展的

基本逻辑主线［１０］，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从源发以

来， 在相关概念区别上仍旧存在模糊和疑惑， 致

使在实际的理解和执行过程中存在偏差混乱。 为

此， 须明确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什么， 找准本科

层次职业教育类型定位才能更好地办学实践。
１． 把握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内涵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学校和专业设置都有明

确的条件和要求， 但对于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

内涵界定上尚未有统一的说法， 需要进一步科

学界定。 现阶段，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稳步发展

要从统一认识入手， 明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与

应用型本科的区别： 一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很

明确其类型是职业教育范畴， 应用型本科是新

建地方本科院校的转型， 缺乏职业教育基因；
二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以职业能力为导向，
应用型本科则以学科逻辑技术应用为导向且属

于普通教育类型， 所以两者在特质上存在差异。
相比高等职业专科，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在理论

知识结构、 专业能力、 技术技能水平、 培养层

次、 就业面向等多方面更为“高标准、 高起点、
高质量”。 所以，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面向的是产

业， 对接产业中的高端领域， 体现了本科层次

职业教育“高等性”的必然［１１］， 其职业类型是以

技术技能型职业为主， 以技术创新技能迭代为

功能定位。
２． 明晰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定位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对学生的知识和能力培

养方面具有更宽的广度和更深的深度， 人才培

养类型和规格具有应用性， 与经济社会发展相

适应。 一是要在培养定位上坚持技术技能人才

不变。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培养的是“高层次技术

技能人才”， 其人才培养定位应该体现在理论基

础、 复合能力、 知识整合能力等三个方面， 以

培养高素质知识型、 复合型技术技能人才为旨

归［１２］； 二是要在培养规格上瞄准岗位或岗位群

能力的层次上移。 通过开展本区域产业调研，
校企双方共同来分析确定专业所面向的岗位素

质、 知识能力要求［１３］。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是以

培养高技术含量岗位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为培

养目标， 院校要把握其内涵， 聚焦专业和职业

核心能力的人才培养定位， 强化办学定位和办

学目标的发展能力， 保障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

才培养质量， 防止办学定位方向上的偏移。 基

于类型定位， 其人才培养应坚持实用导向、 特

色发展、 德技并修三个方向［１４］。
（三）夯实基础， 加强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

业课程建设

专业建设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

基础性的工作， 也是增强职业教育适应性的关

键环节。 院校需要结合办学定位， 围绕国家和

区域经济社会产业发展重点领域， 整体规划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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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专业设置， 提升专业建设水平。
１． 紧贴产业办学， 提升专业同产业的契合度

从 ３２ 所本科层次试点院校专业设置看， 其

专业布局基本涵盖了制造业、 交通运输、 新兴

产业等经济社会重点领域， 较好地服务了区域

经济社会发展。 但实践过程中， 部分专业建设

与区域产业的融合深度不够， 所培养的人才与

产业需求脱节。 为此，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

建设： 一是要保持专业建设的生命力。 要在充

分满足区域经济发展需求的基础上， 坚持市场

化原则， 面向产业高端紧缺人才， 专业设置进

一步契合区域产业发展需求， 并建立专业动态

调整机制， 避免陷入普通本科、 应用型本科同

质化竞争； 二是要找准服务面向的产业链。 结

合学校特色优势围绕产业发展科学布局专业，
关注行业发展动态与市场诉求， 对专业相关产

业进行深入研究和调研， 明确专业人才培养定

位和规格， 促进产业链与人才链的有机衔接；
三是要合理组建专业群。 按照每个专业群 １ 个

核心专业、 ３ 个左右群内专业的结构组建专业

群， 促进专业资源整合和结构优化， 打造聚焦

高端产业和产业高端的高水平专业群。
２． 遵循职业本位， 加快推进课程建设

专业课程建设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区别于

普通本科教育、 专科层次职业教育的根本所在。
有研究者对 １４ 所开设本科职业教育院校进行调

研， 发现“课程设置和课程内容学科学术化现

象”， 未充分对接职业标准及生产过程进行课程

体系改革［１５］。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建设应以

“职业本位”为理念， 在课程内容设置上以工作

岗位和内容为逻辑起点， 将理论课程与实践课

程紧密结合。 一是要走出课程组建的逻辑误区。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课程除了体现层次要求外，
还要反映职业能力标准， 不能以学科知识本位

组建课程， 而是要树立职业本位为导向的课程

建设； 二是要构建基于岗位实践的职业能力模

块课程体系。 结合职业岗位（群）的工作任务，
将专业培养目标细分到职业工作过程中的各个

阶段， 以不同层次的项目模块形成模块化的课程

体系， 吸收行业产业新知识、 新技术、 新工艺。
３． 加强校企合作，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本科层次职业学校设置标准（试行）》中对

于人才培养明确指出要与行业企业深度合作，

共同制订人才培养方案等要求。 面向人才紧缺

技术岗位， 去年教育部等五部门联合颁布《职业

教育现场工程师专项培养计划》， 提出了校企联

合实施学徒培养任务。 所以校企合作也是开展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重要路径和重要标识。
一是要推进校企协同育人。 建立与行业企业间

的合作战略关系， 探索校企合作育人模式， 着

力于共同开展人才培养、 技术服务， 以推进实

体化项目深化校企合作， 实现互利共赢； 二是

要搭建育人平台。 推进校企合作双育人模式，
共同开展学徒制、 订单培养等， 合作共建产业

学院、 实习实训基地、 技能大师工作室， 激发

行业企业参与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 社会服务

等全过程， 营造良好的校企合作育人氛围； 三

是要引企入教。 充分发挥行业企业优势， 将专

业建设与人才培养紧密结合， 形成多方协同的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 加快培养一

批产业发展急需的创新型应用人才。
（四）内培外引， 强化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师

资队伍建设

师资队伍建设是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过

程中的关键因素， 师资队伍建设上， 除了加强

“双师型”教师素质培养外， 还需提升教师教

学、 科研和实践能力， 可以通过加大师资队伍

引进力度、 培养力度和结构团队建设三个方面

来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
１． 加大师资队伍引进力度

积极引进具有博士学位、 高级职称和技术

能手等“高学历、 高职称、 高技能”人才， 实行

学术人才与产业人才并举， 承担本科层次职业

教育专业核心课程教学； 制定《柔性引进人才办

法》， 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 从知名专家、 行业

骨干等渠道柔性引进一批人才， 充分发挥人才

资源的作用， 改善教师队伍结构； 校内选拔培

育一批领军人才， 实施“教师名师培养工程”
“博士培养工程” “技术能手工匠大师培育工

程”， 形成一批“结构合理、 优势互补”的优秀

教师团队。
２． 加大教师教育培养力度

研制学校“双师型”教师标准， 制定新教师

入职、 骨干教师任职、 专业（群）带头人选拔标

准、 兼职教师选聘标准， 实施“双师”素质提质

工程； 加大校企合作力度， 建立校企人才互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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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用机制， 为教师赴企业挂职锻炼提升实践能

力提供良好的平台和机会； 开展信息技术与教

育教学深度融合能力培训， 与企业共同开发等

方式， 打造优质数字化课程资源， 建好数字化

专业学习资源平台， 提高优质数字化课程资源

开发能力， 运用新型课堂教学方法， 优化创新

课堂教学模式。
３． 加大结构化团队建设

围绕企业项目和教学项目进行分工合作的

模块化教学， 成立结构化的教学创新团队， 培

养课程设计、 项目研发、 平台建设、 应用推广

等方面能力； 面向新产业、 新技术、 新业态、
新模式， 开展校企深度合作， 打造科技创新服

务团队， 打造一支高水平教师教学创新队伍，
全面提高教师教学能力、 实践能力、 服务能力，
担当起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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